Benedict and the Benedictine Tradition 本篤及本篤傳統 這是由呂西亞（Nursia）的本篤（舊譯作「本泥狄克」，約480～550）所創的修道（Monastic{\LinkToBook:TopicID=806,Name=Monastic Theology 修道神學}）模式，他的修道院位於卡西諾山（Monte Cassino）；他為修道院立下的「規條」（Rule），自第九世紀起，即為西方修道主義的標準，日後修道院的改革，常以返回本篤當初立下的「規條」為準，十至十二世紀的克呂尼改革（Cluniac movement）即為一例。大約在同一時期，卡都新派（Carthusians）和熙篤會（Cistercians）的改革也是本於本篤的「規條」來進行，要求教士過一種更嚴謹樸素的生活。這樣看來，本篤的「規條」在歐洲基督教修道時代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。
　　本篤不大注重學術研究；按大貴格利（Gregory the Great{\LinkToBook:TopicID=529,Name=Gregory the Great}）的記載，本篤不肯接受高等教育，反倒重視苦修生活，以便成為「有智識的愚昧，和具慧眼的無知」（scienter nescius et sapienter indoctus）。這當然不是說本篤不學無術，事實上他精通拉丁教父的作品，他的教士也每天花上四小時聽課，默想聖經的屬靈道理，或研習教父作品，特別是偉大的修道著作，像巴西流（Basil{\LinkToBook:TopicID=190,Name=Basil of Caesarea 該撒利亞的巴西流}）和迦賢（John Cassian，約360～435）。在每一個本篤修道院內，均有三個主要部門︰學堂（教導立志過修道生活的年輕人）、圖書館及抄經所（scriptorium，抄聖經的地方）。他們有自己的修道文化，及自己的神學；近代熙篤會一個傑出的學者勒克萊（Jean Leclercq，1911年生，為盧森堡克勒窩修道院院長），曾針對他們的神學做了精采的研究。
　　「規條」本身的神學沒有太特出之處，但對怎樣組織群體的苦修生活，倒有相當精細獨到的見解。本篤會的神學與教父的神學（Patristic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10,Name=Patristic Theology}）十分接近，無論從文體或內容來看，都是源自拉丁教父〔們在修道院學校採用Cassiodorus的Institutions（約485～580）作課本〕因此整個修道院十分尊重傳統。從他們的神學可以看出，他們以聖經及教父的說話來教導人謙卑；有人說，他們只是跟隨在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、耶柔米（Jerome{\LinkToBook:TopicID=653,Name=Jerome}），和大貴格利{\LinkToBook:TopicID=529,Name=Gregory the Great 大貴格利}這些偉大的收割者背後來拾穗，從默想的角度看聖經，而釋經的方法常是寓意解經。
　　無怪乎中世紀早期最傑出的人物也無甚創意了，就如伯達（Bede，約673～735，英國修士），他本是最早的、最有名的聖經學者，卻大量倚靠教父的作品來釋經和講道。本篤會士在卡羅林文藝復興運動（Carolingian renaissance）中舉足輕重，但在神學上卻只是歸納了教父對聖經和教義的智慧，將之應用在當時的需要上。有些作者著作極豐，像約克的亞勒昆（Alcuin from York，約735～804）、拉巴努．毛如斯（Rhabanus Maurus of Fulda，約776～856）、史達波（Walafrid Strabo of Reichenau，約808～49）；其他人像拉得伯土（Paschasius Radbertus{\LinkToBook:TopicID=907,Name=Paschasius Radbertus}）和拉特蘭努（Ratramnus{\LinkToBook:TopicID=987,Name=Ratramnus}）這兩位科爾比（Corbie）的修士，則參與聖餐（Eucha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423,Name=Eucharist}）及預定論（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}）的辯論，而他們定真偽的準則，是以教父為憑。
　　本篤傳統的神學，到了十一、十二世紀才大盛，尤以克勒窩的伯爾拿（Bernard of Clairvaux{\LinkToBook:TopicID=209,Name=Bernard of Clairvaux}）為著，他與剛冒升的經院哲學家（Scholas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055,Name=Schoolman 經院學派}）的辯論，最能顯出其神學才華。對修道士來說，神學是由修道生活的目標定規的──包括對神的認識、與修道經驗有關的研究、敬拜與禱告等，他們尊重奧祕，而不太重視辯證的技巧。
　　同一時間，受修道院訓練的神學家，像安瑟倫（Anselm{\LinkToBook:TopicID=135,Name=Anselm}）、聖提里的威廉（William of St Thierry，約1085～1148）和艾黎（Ailred of Rievaulx,1109～67，被稱為「英國的伯爾拿」），則把苦修和臆猜之方法巧妙地結合起來。安瑟倫的門徒艾馬（Eadmer of Canterbury，約1055～1124），是第一個闡釋馬利亞（Mary{\LinkToBook:TopicID=772,Name=Mary}）無罪懷孕之教義的人。其他重要的人物，包括改革家達彌盎（Peter Damian, 1007～72）、克呂尼修道院院長可敬的彼得（Peter the Venerable，約1092～1156），以及科隆附近之丟慈（Deutz）修道院院長魯柏特（Rupert，約1070～1129）。
　　中世紀末期，修道院再不是神學思想的中心。當時大學開始建立起來，經院思想抬頭，再加上方濟會（Franciscan Order{\LinkToBook:TopicID=476,Name=Franciscan Order}）和道明會（Dominicans{\LinkToBook:TopicID=375,Name=Dominic and the Dominicans}）等新運動的成功，以及人文主義（Hum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91,Name=Humanism}）的興起，使本篤的神學傳統失色不少。後來發生改教運動和政治動亂，跟隨「規條」之修道院的數目，便大為減少了。
　　法國大革命前一百年，好幾個修道院在學術上都有傑出的成就，他們出版奧古斯丁的作品，內附精細的索引，使他們能應付楊森主義（Jansenism）的攻擊（參奧古斯丁主義，Augustin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72,Name=Augustinianism}）。馬比讓（Jean Mabillon, 1632～1707）編輯伯爾拿的作品；蒙法崗的伯爾拿（Bernard de Montfaucon, 1655～1741）則編輯亞他那修（Athanasius{\LinkToBook:TopicID=166,Name=Athanasius}）和屈梭多模（Chrysostom{\LinkToBook:TopicID=283,Name=Chrysostom, John}）的書。當時卻不是人人都贊成修士這樣專心研究學問。
　　十九世紀，本篤的生活方式又再復興過來，神學研究亦很蓬勃，新的修道院在比利時的馬利蘇斯（Maredsous）和史天布格（Steenbrugge）建立，後者還是教父及中世紀歷代基督教集成（Corpus Christianorum）的編輯地；此外，德國和法國亦有新的本篤修道院建立。它們有些專門研究禮儀學，即本篤修道生活的核心，在「規條」中稱作「神的工作」（opus Dei）。
　　另參︰苦修主義與修道主義（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61,Name=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}）；

奧古斯丁主義（Augustin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72,Name=Augustinianism}）；

經院哲學（Schola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4,Name=Scholasticism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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